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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中間性」 
——澳門與香港混血群體的社會學考察

●鄭宏泰

澳門和香港這兩個曾受歐洲國家

統治，在上世紀末回歸中國，現時又

實行「一國兩制」的國際城市，不但

有華洋中外文化融匯的一面，生活習

俗糅合中西，同時亦有血脈混合的一

面，此即歐亞混血群體——主要因

歐洲男子與華人女子結合而誕生。葡

萄牙和英國雖然同樣是歐洲國家，但

對混血群體或跨種族婚姻採取了截然

不同的種族政策，因而又產生了甚為

不同的效果。本文以此為研究焦點，

提出一個社會學角度的分析和觀察，

探究為甚麼澳門有「土生葡人」而香

港則沒有「土生英人」這個社會與學

術界過去較少關注的問題。

一　澳港與歐亞混血群體 
 的「雙重中間性」

長久以來，有關澳門和香港（澳

港）1開埠與發展的論述，總會提到

一個“liminal stage”或“liminality”的

有趣概念。對於這一詞語或概念，中

文翻譯可謂多種多樣：「中間」、「過

渡」、「交界」、「混合」、「模稜」、「閾

限」、「未定性」等等，不一而足。雖

然各種翻譯在某層面上捕捉了原詞語

的神韻與特殊性，但又在另一些層面

上失卻某種內涵與特質。即是說，各

個翻譯均存在着不夠貼切的地方，惟

以「中間」一詞較為流行易懂、多人

引用，因此本文採用此翻譯。

學術界有關“liminal stage”或

“liminality”的論述，以德國人類學家

根納普（Arnold van Gennep）的觀察最 

為權威，他在《過渡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一書中率先採用這一名詞， 

日後被廣泛引用。他採用此詞語的主

要目的，在於形容一種過渡性宗教儀

式——即從一個儀式過渡至另一個

儀式的時期或過程，並延伸為一個處

於兩者之間的中間、過渡、轉變與未

定性狀態，帶有臨時、待變的特點，

＊	本文在2018年11月24日發表於慶祝澳門博物館成立二十周年的專題演講上，嗣經

修訂發表。筆者要特別感謝澳門博物館的邀請，更要感謝陳麗蓮博士和歐陽偉然先生

的指正，以及梁俊杰先生、李明珠小姐和梁凱琪小姐在研究支援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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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則被廣泛用來形容過渡性事物

（如由孩童進入成人階段），或是過渡

性空間、過渡性地域等不同層面。根

納普進而提到，由於“liminality”是

一種過渡性或轉變狀態，所以既有特

殊、不穩定，亦有流動、不長久之

意，並必然會在完成儀式、克服過渡

期後，走向一個成熟、穩定的狀態或

階段2。

從社會層面上講，澳門和香港同

樣可歸納到「過渡地帶」或處於「中間

位置」的類別中，因為前者自十六世

紀中葉起由葡萄牙人管治，成為葡萄

牙和中國之間的接觸之地；後者在

十九世紀中葉落入英國人手中，成為

英國與中國之間的交往之地。所以，

兩者長期以來均承擔了溝通與連結華

洋中外的角色：前者主要聯繫了中國

與葡語系國家或地區的社經人文互

動，後者主要聯繫了中國與英語系世

界的多方交往。

在兩地這種中間位置與過渡地帶

裏，華洋男女的頻密接觸交往，很自

然地孕育了混血後代，即歐亞混血群

體。由於這個族群身體中流着華洋兩

個種族的血脈，日常生活與成長環境

同樣中西混合，既與洋人社會交往，

又和華人社會接觸，並培養出多種語

言能力（如葡語、英語、粵語），了

解雙方生活習慣，且擁有遊走於各方

的能耐，所以他們可說是具有「中間

社會」中「中間群體」的雙重特殊性，

我們可稱之為「雙重中間性」（double-

liminality）。這個群體既能洞悉中西

之間存在的機遇，在溝通、中介或斡

旋等工作上，又享有不少自身群體獨

有的某種優勢。

在澳港這兩個一衣帶水且屬中國

固有領土的城市中所孕育的混血兒，

按理應該形成相似的族群，擁有相近

的生活模式與習慣，但現實的發展結

果是，澳門出現了穩固且延續至今的

「土生葡人」群體，香港則沒有出現

「土生英人」群體。在澳門，一般人

形容土生葡人，會說他們是「用筷子

吃牛排，用刀叉吃飯——兩頭都不

像」3。從這種形象化的「兩不像」行

為中，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在香港大學

大學堂入口的「四不像」雕像4。至

於澳港兩地混血兒的生活習慣、文化

風俗與身份認同等，則呈現了頗為不

同的狀況，而這正是一個十分值得深

入研究探討的有趣課題。

澳港這兩個處於華洋中間位置的

城市，在過去一段不短時間總讓人覺

大三巴牌坊下象徵中葡友誼的銅像。（圖片由黃文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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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有錢人或有識之士適合久留或居

住之地，情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才有重大改變。在葡萄牙和英國

統治者眼中，他們身為統治者，地位

自然高高在上，當然亦以優越種族自

居，對於澳港這兩個屬於中國領土卻

被其統治的城市，自然是利益為上、

實用主義掛帥，主要目標是賺錢；當

然亦希望傳教，爭取信眾。同時，他

們傾向與絕大多數被統治的中國人刻

意保持距離，以維持其種族優越感。

於是，澳港這兩個地方便發展成促進

與推動華洋貿易與經營的商業城市，

經濟掛帥，與中華大地其他城市有很

大的不同。

不過，種族之間無可避免地會有

接觸，並誕生混血群體，對此，葡萄

牙和英國統治者的處理手法——基

於種族主義觀點的政策——則顯得

頗為不同，並令兩地混血群體的生活

習慣、人生發展、社會流動，以及文

化與身份認同等，有了截然不同的運

行軌迹。扼要地說，葡萄牙人對於跨

種族婚姻較能容納接受5，但英國人

對此問題則有截然相反的堅持，即在

種族與文化上採取了認為自身種族高

高在上、文化最為優越的政策，看不

起「非我族類」，因此禁止跨種族婚

姻，更不用說對那些非婚生的混血群

體有着諸多歧視、限制與排擠6。

在澳港兩地的華人社會，同樣受

種族和文化本位主義思想影響，不但

將混血群體貶稱為「雜種」、「野種」、

「打亂種」、「半唐番」、「鹹蝦燦」或

是「牛叔」、「牛嫂」等等令人不堪入

耳的稱呼，更不願與他們交往或通

婚。只是，華人乃被統治者，沒有政

治權力或公權力排擠他們，所以只能

在言語、行為舉止上歧視他們或以社

會壓力作出另類排擠，不能如統治者

般將其拒諸門外，更不能抑制他們憑

個人努力創造財富。

本身人口有限的葡萄牙，由於疆

土不斷擴張，在非洲和亞洲等地落實

管治時，與當地民眾自然有了更多接

觸交往機會，加上其種族政策相對開

放，令混血群體的人數不斷增加，問

題亦變得不容忽視。葡萄牙殖民澳門

初期，澳葡政府或者仍有顧忌，但看

來不久即接受現實，尤其在察覺到混

血群體精通中葡語言文字，以及他們

的工作倫理與生活文化等特點，有助

其強化管治與推動商業時，乃對混血

群體採取了容忍吸納的較具彈性政

策，令澳門的混血群體有了較大較好

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但可以享有遠

比被統治華人優厚的權利待遇，或是

受到較好教育，成為專業人士，或是

加入澳葡政府，成為管治團隊一員；

更為重要的，則是能夠憑藉本身血

緣、信仰、語言和生活習慣等，形成

地位和身份穩固的獨特群體，即社會

所指的「土生葡人」群體。

對於「土生葡人」這個群體的特

點，葡萄牙學者賈淵（João de Pina 

Cabral，又譯卡布拉爾）有如下深刻

觀察：「他們〔葡萄牙人〕比較容易接

受與其他民族女性所生的子女，既

〔即〕使這種關係是臨時的，或者未

經過莊嚴的宗教婚姻儀式。」7由是

觀之，由於澳葡政府採取了相對包容

接納的政策，擁有葡人血統的混血

兒，乃成為一種能夠獲得澳葡政府優

待的身份，所以他們也樂於以「葡

人」自居，只在前面加上「土生」作為

區別8。

繼其他歐洲強國興起的英國，在

開疆闢土、四處殖民擴張時，同樣因

為本身人口有限，在世界各地落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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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與當地民眾有了更多接觸交往，

亦由此在香港誕生了混血群體。但

是，港英政府卻沒有像澳葡政府般對

混血群體採取寬容接納的彈性政策，

而是由始至終門禁深嚴，對他們不予

接納，高舉白人種族最為優越的旗

幟。很可能基於這個原因，香港的混

血群體便沒有像澳門般發展出類似

「土生葡人」的「土生英人」群體、沒

有以「英人」自居，因而亦沒有凝聚或 

發展出本身的血緣、信仰、語言和生

活習慣等。

正如社會學家黎必治（Henry J. 

Lethbridge）指出，英國人之所以排擠

混血群體，是因為他們視之為自身族

群的一種威脅，覺得他們的社會位置

存在「異常性」（anomalous）和「矛盾性」 

（ambivalent）。在採取種族分隔的殖

民地社會結構下，他們因其特質不能

輕易地被分配隔開出來9。必須指出

的是，大英帝國這種白人至上的種族

主義思想，不只充斥於政府統治階

層，就算受過高深教育的學者，同樣

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

在統治階層中，曾任大英帝國殖

民地部大臣，統管日不落帝國大片海

外殖民地的張伯倫（Joseph Chamber-

lain）說過：「我相信不列顛種族是 

世界上前所未見的最偉大的統治種

族。」而曾任南非開普殖民地總督的

羅爾斯（Cecil Rhodes）則說道：「英

國人是統治世界的最優秀種族。」bk

在知識份子階層中，著名作家蘭爾

（William Lane）曾經寫過，他寧願看

着女兒死掉，也不願看到她親吻一個

黑膚色的男人，或是「作為母親照顧

一個咖啡膚色的孩兒」bl。曾任英國

駐福州領使，又是著名漢學家和社會

學家的倭訥（E. T. C. Werner），在個

人自傳中特別寫下如下一段話，說明

他反對歐亞族裔通婚的原因：「東方

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應從不相

遇⋯⋯生物學證，種族差異巨大的

父母結合所生的子女，只會繼承兩個

種族最差的特性——雖然亦有一些

是超乎尋常的，但接着只會是每況愈

下。」bm不難想像，英國人不會願意

看到自身種族因與其他民族通婚而受

到「污染」。

對於香港混血群體與澳門混血群

體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迹，賈淵的進一

步評論是：「香港的英國人，不會輕

易接受他們與中國女子所生子女為自

己的具有完全合法地位的子女。」bn

英國統治者的種族政策抑壓了混血群

體的自我凝聚，促使他們必須向其他

方向靠攏。更具體點說，香港的歐亞

混血群體，雖然體內同樣流着華洋兩

方的血脈，卻因不獲港英政府的寬容

接納，致令其無法凝聚起來，自成一

系，建立起穩固持久的、處於中間位

置的混血群體的邊界與圍牆，分享統

治者的一些權力和利益。而由於英國

統治者採取了堅決不接納的態度，香

港的混血群體鮮有「英人」身份，絕

大多數只好以中國人身份自居——

儘管部分混血兒尤其在二戰後成功躋

身洋人社會，取得歐洲人身份的「入

場券」bo。

由此可見，因為葡萄牙和英國的

管治原則、手腕與方法不同，尤其對

跨種族婚姻與種族政策有不同看法 

與約束，澳港兩地的歐亞混血群體呈

現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迹。前者可以

凝聚起來，發展出「土生葡人」群體，

令其居於「中間」的過渡性身份得以

固化下來，發展出一些特有語言、信

仰和生活習慣，至今仍在澳門享有特

殊權益bp，在政經社教等不同層面

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後者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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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或照顧，不享有任何特殊權益，

難以凝聚起來，以致沒有發展出自身

語言、信仰和生活習慣，「中間」的

過渡期極短，並在現實的環境下必須

作出靠攏洋人或是靠攏華人二擇其一

的艱苦抉擇。由於靠攏英國、取得洋

人地位的門檻高不可攀、阻礙極多，

他們最終只能靠向中國人一方，所以

出現絕大多數香港混血群體「變成」

華人的現象，也沒有發展出「土生英

人」的群體bq。

華洋中西在近代史上的交流碰

撞，令中華大地偏南一隅的澳門和香

港這兩個彈丸之地，成為中西貿易、

資金、移民、文化，乃至於華洋種族

等交往互動的重要管道，造就一種溝

通或連結雙方的中間位置與角色，因

而奠下澳港在近現代中國及世界上的

重要地位。至於因為華洋中西種族接

觸交往而誕生的混血群體，無疑同樣

具有那種居於「中間」的內涵，惟他

們的發展軌迹卻又截然不同。到底澳

港歐亞混血群體有何異同之處？彼此

間的際遇和發展又揭示了何種政策考

慮和效果？由此引申出來的生活習慣

與文化意涵又有何特點？下文讓我們

逐一探討。

二　澳港混血群體的遭遇、 
掙扎與聚散　　　

毫無疑問，澳門開埠的歷史較香

港久遠，混血群體的形成和發展經驗

亦較香港悠久深厚，惟在政治制度設

計及社會管治模式等不同層面的安排

上，英國人均十分自信，覺得自己那

一套更優越、更出色，因而不太覺得

要以葡萄牙為師。對於混血群體自香

港開埠後由小而眾的情況，港英政府

幾乎視而不見，基本上採取了不承

認、不接納、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將混血群體拒諸門外，這正是澳港兩

地混血群體踏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核心

所在。

正如前文提及，澳港混血群體誕

生的歷史背景可謂十分相似，均是發

生在洋人統治下的中國領土上，洋人

男子遠渡東來，與本地女子（大多出

身於低下階層）結合（很多時沒有進

入正式婚姻制度）的結果br。不過香

港的情況顯示，有不少比例的個案是

華人女子誕下混血子女後，男方不顧

而去，混血子女只能與華人母親相依

為命，學習華人語言、文化和價值觀

念bs。至於兩地相同特點則是，混

血兒因曾接受西式教育，又掌握一定

程度的中文，得以運用兩種語言的優

勢，長大後投身社會時能充當中間人

角色，既有不錯的職業，又可發揮更

大的影響力。

由於混血群體本質上擁有華洋 

兩方的血統，自小的成長環境與所接

受的教育又令其懂得兩方的語言、 

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甚至是思考邏

輯和價值觀念等，所以他們成為殖民

時代或者說二戰之前得天獨厚的中 

介者，在奔走華洋中西之時——無

論是商業上擔任中介（時稱「買辦」，

compradore），或是在法院中負責傳

譯，甚至進入專業行業成為「師爺」、

律師、會計師等等——都具有毋庸

置疑與無可替代的優勢。

更切實地說，因為澳葡政府採取

相對寬容接納的種族政策，當地的混

血群體便有了較好的待遇和出路，甚

至可以說有如取得通往中產階層的重

要保證，他們既可踏上專業之路，又

可投身商界，成為買辦；而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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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可以加入澳葡政府，擔任各級政

府官員，擁有一定特權。所以有學者

形容澳門的混血群體能夠成為「一個

處於華人大多數和少數葡國行政人員

之間的社群」bt。以澳門回歸時的澳

門政府管治團隊為例，據統計，澳門

特區政府內五十多個正局級職位，近

二十個仍由土生葡人擔任，副局級及

以下職位的人數則更多ck。

相對而言，香港的混血群體儘管

也兼備了兩個族群的血統與特質，面

孔既像華人又像洋人，但由於不純屬

華洋兩個種族的任何一方，在種族意

識落後的年代，會同時受到華人社會

和洋人社會的排擠。至於港英政府所

採取的「三不政策」，則令他們沒法

加入管治團隊，成為政府官員，得以

分享權力，只有投身商界或踏上專業

道路；如有極少數混血兒能夠被招攬

進入政府，則是因為他們乃「華人代

表」的緣故。雖則如此，由於香港開

埠後商業活動迅速發展，遠遠拋離澳

門，令那些投身商界的混血兒——

尤其充當買辦工作者變得炙手可熱，

並因此賺得了巨大財富。由何東等混

血兒所形成的買辦家族，擔任包括渣

甸洋行、沙遜洋行、滙豐銀行、有利

銀行、大西洋銀行、香港九龍貨倉碼

頭公司、日本郵船公司等企業的買辦

工作，便是最好的說明cl。

由於買辦具有「既僕又主」的兩

張面孔，在奔走華洋之間做買賣時又

常會讓人覺得他們「唯利是圖」，金

錢掛帥，因而難免會招來各方批評，

既有洋行大班對他們笑裏藏刀、心存

猜忌cm，亦有華人指責他們「勾結並

依附在外部勢力」之上，挾外資洋行

衝擊本地經濟、掠奪民族資源，剝削

本國人民cn。政治上，他們甚至曾

被毛澤東定性為「代表中國最落後的

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

力的發展」，因而會「站在帝國主義

一邊」，乃社會上「最極端的反革命

派」，屬於「我們的敵人」co。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華洋社會對

對方的種族、信仰、語言、社會、文

化，甚至是生活習慣和制度等均缺乏

認識與了解，在那個特殊環境下誕生

的混血群體能夠懂得兩方語言，了解

雙方生活習慣、思考邏輯和價值觀

念，自然具有毋庸置疑與無可替代的

優勢，所以無論在事業道路選擇較多

的澳門，或是商業空間不斷膨脹的香

港，他們均有不少一展所長的機會，

若能抓緊機會，不但能為個人與家族

帶來優裕生活，更能叱吒一時，名揚

四方。

可是，在令人豔羨的光明面背

後，卻總有令人不堪入目的陰暗面。

正如上文提及，由於受種族或文化本

位主義思想的影響，華洋社會及政府

均排擠混血群體，儘管他們因為處於

特殊環境中具有特殊優勢而取得突 

出成績，卻始終難以進入華洋社會的

核心，獲得毫無保留的接納，所以總

有不被公平看待，甚至或明或暗被 

排擠的感覺。當然，必須說清楚的現

實是，在那個年代，混血群體最為在

意的，其實是洋人社會的接納與平等

對待。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澳港兩地

混血群體均曾經歷了身心等不同層面

的掙扎。在澳門，哪怕混血群體擁有

較香港混血群體更好的待遇與權利，

能夠因為與生俱來的血緣特點獲得特

殊待遇，可是他們依然會因為葡人社

會的不全面接納，不能與純種葡人享

有同等待遇和權利而感到「酸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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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華人之間的「夾心層」，處於「尷尬

狀態」，或是「鹽淡水交界的產物」cp， 

甚至時常自怨自艾，人前人後表現出

多愁善感，亦會流露不悅與怨懟，霍

志釗在《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一

書中引用了不少例子，這裏不逐一引

述了。彭慕治（Jorge Morbey）在〈澳

門土生葡人種族同一性的幾個側面〉

一文中轉引了一首左倩萍（Cecilia 

Jorge）的短詩，點出土生葡人的種種

深層糾纏與鬱結cq：

澳門土生

你是一個

飄浮在

兩個

各不相同

互為陌生

互相吸引

又互相矛盾之極點內的

群體……

另一則來自一位澳門混血兒的自白，

則又揭示他們在某層面上知悉自身的

優勢和特點：「我們土生不像鐵那樣

容易折斷，而是像竹枝那樣彎曲。風

暴來時，把我們吹倒在地上，但隨後

天氣一好轉我們便再挺起來，開枝散

葉。」cr

若細看香港的混血群體，則不難

感受到澳門混血群體所得到的社會待

遇實在不錯，甚至可以說他們相對幸

運。在香港，混血兒被華洋社會認為

乃「母豬與洋狗同住」所誕生的「雜

種」cs。到底這個混血群體在誕生之

後有何遭遇？由於部分混血兒不想提

及這個身份，因而沒有留下太多記

錄。至於華洋社會對混血兒的諸多排

擠，亦影響相關資料的保存。雖然流

傳下來的資料不多，但從1895年9月

24日一位署名「歐亞混血兒」的人士

致函《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大吐苦水的一封「讀者來

信」中，我們多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

坎坷遭遇，從而了解他們的洋人父親

「拋妻棄子」的不負責任行徑ct：

我們的命運根本不幸福……簡直無

家可歸。沒有血親……我們當中十

之八九的父親都是無心肝的。他們不

會把我們送去較好的文法學校接受教

育。我們幼小時就被父親撇下不管

了，只靠善良母親微薄的積蓄過活，

她們……沒有能力好好撫育我們，

不像我們那些無良的父親當年受到良

好教育那樣，他們也不管束我們在校

應與良友佳伴交往……奇怪的是，

我們卻能像今天那樣不壞地生活和有

教養。這真正反映了不幸母親的極大

功勞，這使我們都不遺餘力地讓我們

的母親在其特異的環境中享有盡可能

幸福的生活。不錯，有些事例裏，我

們母親只有自責，她們習慣地談起忍

心的遺棄，但我們不能閉上眼睛不去

面對事實。我們當中有許多有理由詛

咒記憶中的父親，我們的靈魂既憤怒

又痛苦地說，如果我們這些人沒有生

養出來，倒比現在還要好些……我

不隱諱地說，有些為人父者，做事像

個人，他們為母親設妝奩，且留給我

們維持一個體面家庭所需的東西。不

幸地，也有許多駭人個案，要大聲疾

呼當局去仔細調查，要呼喚正義。

可是，這篇讓一般人看後感到揪

心的「呼喚正義」文章刊出之後，並

未如投稿人預期般，引來知音或同病

相憐者的正面回應，反而立即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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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署名「費亞皮」（Fairplay，暗示歐

亞族群的待遇其實是公平「遊戲」的

結果）的人士嚴厲反駁，指那位歐亞

混血兒的言論無稽荒謬，認為他的遭

遇乃咎由自取，香港是自由社會，華

人女子可靠雙手謀生；選擇與洋人一

起生活，甚至破壞歐洲人的家庭，是

她們不夠審慎的決定，亦是她們必須

自己承擔的結果。而她們所生的子

女，既屬「非法」，又沒法證明屬歐洲 

人的後裔。費亞皮認為，華人女子與

歐亞混血兒遭到拋棄是「自討苦吃」，

怪不得他人dk。從這一來一往、一

申一斥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到歐亞

混血兒在香港所面對的困窘，亦能感

受到洋人社會對他們的冷漠無情。

事實上，費亞皮的嚴厲批評帶出

一個清晰信息：香港的混血群體不但

在政治與法律上被港英政府拒諸門

外，就算混血群體想博取社會同情，

亦會遭到迎頭痛擊；混血兒想獲洋 

人社會接納的道路不通，不要心存

「非份之想」。這裏所反映的社會現實

是：在港英政府毫無迴旋餘地的「三

不政策」下，不但混血群體想自成一

系、像澳門混血群體般凝聚和發展為

「土生英人」群體一路走不通，就算

想獲得洋人社會接納、得到同情的一

途亦走不通。

香港混血群體的唯一出路，只能

靠向華人社會，以華人自居。雖然他

們的父親絕大多數為洋人，按父系社

會原則與中國傳統，他們應屬洋人而

非華人，不過，關鍵因素是華人社會

儘管不願接納混血兒，但也沒有政治

與法律權力把混血群體拒諸門外。所

以，香港的混血兒沒有凝聚成「土生

英人」的穩固群體，反而在經歷一個

過渡階段後，融入到華人社會中，具

體行為則表現在改了華人名字、穿華

人衣服、講粵語，以及生活習慣緊跟

中國傳統等行為舉止上dl。

由是觀之，在澳門和香港這兩個

由葡英兩國政府統治的華人社會，因

為華洋種族交往所誕生的混血群體，

受兩國不同種族政策的影響，有了不

同的遭遇與發展格局。澳門的混血群

體雖不能如純種葡人般可躋身社會頂

層，進入政府核心，但卻有不少優裕

待遇，尤其可成為澳葡政府的中層領

導，居於華人之上。至於這種相對較

佳的政策性維護，又令他們凝聚成

「土生葡人」的固化群體，至今仍能維 

持下來。香港的混血群體沒有特殊待

遇，自然沒有凝聚成「土生英人」群

體，只能靠向華人社會，與純種華人

相處、合作和競爭，而他們自身擁有

的那種能夠了解和溝通華洋社會的能

耐，讓他們在奔走華洋中西時發揮了

重要作用。香港混血群體所選擇的

「行人頭好過跟鬼尾」應對策略dm，更 

成為他們能夠突圍而出的關鍵所在。

令人意外的是，儘管澳門的混血

群體獲得了澳葡政府的接納，享有令

香港混血群體甚為豔羨的待遇，但澳

門的土生葡人卻表現出更為濃烈的自

怨自艾，例如前文引述的短詩，反映

土生葡人無論是在身份認同上，或是

人生際遇方面，總是有着濃濃的「飄

浮」、「陌生」，甚至「矛盾」之感，揭

示內心深處覺得不能得到像純種葡人

般的待遇，因而有一種受到不公平對

待的意味。反觀香港的混血群體，似

乎對於港英政府的拒諸門外表現得淡

然，再沒甚麼奢望，所以更多地着眼

於爭取華人社會的肯定與認同，較少

流露出某種因為自身屬於混血兒身份

而被不公平對待的怨懟dn——或者

更確切地說：寧可埋頭苦幹，不自尋

煩惱地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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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和社會接納程度不同而產生的

不同感受，或者可參考「半杯水」理

論的性質作一個說明：香港的混血兒

完全沒法獲得統治者接納（即一點水

都沒有），他們基本不可能奢望如英

國統治者般享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即

滿杯水），所以不存希望，怨言不多； 

澳門的混血兒已得到統治者的接納

（即半杯水），但待遇未如純種葡人

（即滿杯水），他們要求待遇「看齊」，

自有其合理期望，並在期望遲遲未見

實現之時流露不悅情緒。兩者的感受

差異，自然不難理解。

三　身份認同和生活習慣 
迥異　　　　　

無論是從自我感受而言，或是從

「他者」（社會）目光而言，澳港混血

群體在身份認同上顯然有着不少相同

的糾纏和困擾，生活習慣是中是西、

屬華屬洋，是其中一個重要指標。更

重要的是，能否游說或促使社會大眾

真心誠意地接納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

子。接下來讓我們談談混血群體的身

份認同與生活習慣問題。

長期以來，因為混血群體由華洋

不同種族的血脈混合誕生的緣故，身

份歸屬問題無疑給他們帶來極大困

擾。澳門混血群體因為「土生葡人」

身份乃登上中產階級的有力保證，自

然樂意傾向葡人身份，並會在日常生

活、飲食與社交禮儀上盡量突出他們

作為「土生葡人」身份的特殊性do。

香港混血群體因為沒法成為「土生英

人」，只能成為華人，因而鮮有表現

出傾向英人的身份，反而會在日常生

活與社會禮儀上盡量強調中國傳統習

俗，力求與華人並沒兩樣，有時對中

國傳統甚至表現得比純種華人更為執

著，一絲不苟dp。

可是，由於兩地混血兒的外貌讓

人一看便能察覺其與純種洋人或華人

有別——既有像的一面，亦有不像

的一面，因此很容易招來人前人後的

冷言冷語，讓他們感到難堪，在身份

認同上時有掙扎。至於葡萄牙、英國

與中國綜合國力和發展進程的起落興

替，既左右了澳門和香港的運行軌

迹，亦牽動了兩地混血群體認同感受

的強弱變化。

扼要地說，在澳門，儘管混血群

體因為享有一定待遇而較認同葡人身

份，但卻沒法否定血脈中留着「華人

性」的客觀現實，並在不同年代產生

了不同的情感糾結。自上世紀80、

90年代以還，澳門進入回歸中國的

後過渡期至今，澳門的土生葡人由

1980年代開始進行抗爭，爭取自身

利益，並曾公開高呼：「我們不是中

國人，亦不是葡國人，我們是另自一

族」dq，要求在回歸後保留並維持自

身獨特權益（此點亦最終寫進了澳門

《基本法》第四十二條）；到回歸後「認

同中國文化比認同葡國文化有利，華

人圈子比葡人圈子提供更有效的社 

會經濟整合」dr，甚至呈現了逐漸向

華人靠攏的迹象ds，又讓人察覺其

身份認同可以是他們自己的個人選 

擇dt，並非一成不變。

在香港，雖然混血群體大多只能

成為華人，通往洋人之路遭港英政府

禁止，但血脈中留着「洋人性」的客

觀現實，同樣不容否定，所以他們亦

十分糾結於身份認同情感。何東女兒

何文姿如下的一段剖白最能說明此

點：「〔我〕永遠較為傾向英國人的身

份，而我們的外貌，更沒有一個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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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ek雖然香港的混血兒自幼跟

從父母過着十分華化的生活，不但說

粵語、穿中國服飾，行為舉止亦與純

種華人無異，但樣貌上看似很像、實

又不像的現實，很容易讓他們的身份

受到挑戰或否定。

1945年8月15日香港重光後，

部分曾在日本統治時期因協助英國政

府抵抗日軍、為防禦香港作出犧牲、

吃過苦頭的混血兒，獲得了英國政府

的格外開恩，讓他們可移居英聯邦國

家，並給予英國國民身份，但還不是

承認混血群體的「土生英人」地位。

於是，那些身份認同情感上偏向洋人

的混血兒，在那個時期紛紛移居英

國、加拿大或澳洲等地，成為當地洋

人；仍舊選擇留在香港的混血兒，基

本上仍以華人自居。

自香港進入後過渡期至回歸以

來，在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揚、發展

空間日益擴大的牽動下，香港混血群

體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傾向自然有增無

減，他們不但增加在澳港的投資，亦

強化與中國大陸的聯繫，何東嫡孫何

鴻毅和侄孫何鴻燊等眾多生意投資、

文化交流和慈善義舉等行動，便是最

好的說明el。不只是純種華人的國

家民族認同相應提升，澳港混血群體

的認同情感亦明顯有所提升。

由於澳葡和港英政府在澳港採取

了截然不同的種族政策，兩地混血群

體有了不太一樣的價值觀念、信仰、

生活習慣與次文化。誠然，有關澳港

混血群體的生活習慣與次文化問題，

無論是學術界或是社會整體的討論，

均為數不少，焦點則較多集中於語

言、宗教和血緣三個層面em。當然， 

亦有學者將其擴大至飲食娛樂、生活

禮儀與節日儀式諸領域上en。

在澳門，混血群體形成了「土生

葡人」的實體族群，享有相對純種葡

人地位較低、但較純種華人地位為高

的現實，並因此孕育了屬於他們自己

獨有的、以葡語為本的「土生葡語」。

他們在信仰上如一般葡人般自小便信

奉葡萄牙國教天主教，亦如純種葡人

般常做禮拜、參加宗教聚會和儀式；

而儀式上自然事事一絲不苟，不敢掉

以輕心。當然，部分土生葡人亦敬拜

其他宗教或信奉中國民間神祇，惟他

們很可能只是那些難以進入社會中上

層而遭到拋棄者。魏美昌這樣說：

「他們信天主教，做禮拜，但也有不

少人信奉媽祖和觀音，家裏擺着兩個

『神』，也到廟裏燒香。」eo

除了血緣、語言和信仰，澳門土

生葡人還在諸如飲食娛樂、生活禮 

儀及節日儀式等眾多領域上別樹一

幟，總之要與本地華人不同，因為這

樣才能突顯其本身具有特殊性的事

實，這亦與香港混血群體大異其趣。

舉例說，在飲食方面，土生葡人的菜

式與純種葡人相比擁有不少澳門的 

地道內涵，亦增加不少中國文化風

味。在生活禮儀上，他們雖有堅持葡

人傳統禮儀的一面，但同時加入一些

華人禮儀的特點，令其禮儀有別於純

種葡人。至於節日儀式，他們採取了

偏向葡人的儀式，亦夾雜一些具有中

國文化內涵的元素，令其呈現出一種

既有別於葡人，但又不會失去「華人

性」的特質，使澳門這個中葡種族與

文化薈萃的社會有了一種與別不同的

色彩。

總體而言，土生葡人的生活習

慣，就如他們的身份認同般，在葡人

統治時期自然較傾向為葡人；因為在

純種華人與純種葡人之間的特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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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純種葡人，卻可居於華人之上。

霍志釗有關土生葡人烹調文化的一個

敍述，則可說突出了其生活習慣的一

些內涵：「這是身份的標誌，無論對

內還是對外；既不是葡萄牙的屬性，

也不是外國人的屬性；實際上確認身

份的演說並不企圖以一種葡萄牙以外

的權威來判定自己，乃是在一種家族

的詮釋上對同樣的中心論題的變

化。」ep言下之意，當然是在中國綜

合實力不如西方環境的情況下，葡人

身份與地位有利其連結西方，更有助

事業等方面的發展。

相對而言，由於香港的混血兒並

沒有獲得港英政府的政策保護，不能

得到特別照顧或是被吸納到管治核

心，若然強調洋人身份與地位，則會

遭到港英政府直接的抗拒，或是間接

的歧視和排擠，因而促使他們靠向華

人一方，爭取華人的支持和認可，時

刻以華人身份自居，對中國傳統的重

視，有時甚至比華人更為執著，以便

全面融入華人主流文化之中，所以他

們的一切生活習慣與言行力求與華人

無異，沒有孕育出屬於自己的語言、

信仰、飲食娛樂或生活習慣等。

在現代社會，身份認同與生活文

化等方面，總是情感重於理性，儘管

它們既包涵了主觀情感及客觀現實兩

方面的元素或內容；而個人情感更可

以成為構建社會意識或命運共同體不

容忽視的核心內容eq，澳港兩地孕

育於兩個種族、兩個文化和兩個歷史

時空下的混血群體，在特殊社會變遷

下何去何從，尤其充滿詩意，因而特

別吸引中外社會的眼球，學術界對此

亦特別關注，若從不同角度與立場深

入研究，則可得出頗為不同的看法與

結論。本研究的探討，則說明了這種

情況，尤其可讓人看到一個「想像很

豐富、現實很骨感」的問題：在種族

政策上，葡人管治下的澳門，並非如

想像般壞；英國人管治下的香港，並

非如想像般好。

四　研究發現與評論

澳門和香港乃中國固有領土，由

始至終均盛載和承傳了中國主流文

化，乃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進入近

代，隨着歐洲人踏浪東來，位處中華

大地偏南一隅的沿岸小漁村，卻登上

了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舞台，令人眼

前一亮：澳門自十六世紀中起由葡萄

牙統治，香港則在十九世紀中起為 

英國統治，然後兩者均在二十世紀末 

回歸中國，結束殖民統治。

雖然葡萄牙和英國均是歐洲國

家，洋人與華人接觸交往後誕生了混

血子女，但因葡英兩國採取不同的種

族政策，令兩地混血群體走上了兩條

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由於葡萄牙人

對澳門混血兒採取了較為寬容接納的

政策，澳門乃有「土生葡人」群體，並 

發展出他們自身獨特的語言、信仰和

生活習慣等。相反，港英政府不容許

混血群體擁有其特殊的生存空間，更

遑論看得起在他們眼中屬於「雜種」

的下等人，或是願意給他們讓出一些

權力，與他們分享利益。於是，香港

的混血兒只能融入主流華人社會當

中。所以，我們不能在香港混血兒群

體身上找到如澳門混血兒般孕育自身

獨特語言、信仰及生活習慣的情況。

說來令人玩味，雖然澳門的混血

兒獲得了較香港混血兒更好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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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在回歸中國前後，亦能爭取到與

別不同的法律保障，但前者卻表現了

較明顯的多愁善感與自怨自艾，後者

則由始至終均逆來順受、甘之若飴。

這個甚為不同的「差別待遇」，或者

正是澳門處於中間位置與過渡性狀態

下能夠更好爭取利益與保護的微妙所

在，並同時揭示近代中國通往西方世

界的兩條不同管道（澳港）曾經扮演

不同角色與作出貢獻的關鍵之處。

必須指出的是，根據根納普的看

法，處於中間位置一般只屬過渡期，

不能長久。針對此點，不少學者均曾

提及，像澳門和香港的過渡性與處於

中間位置的社會，應該會隨着時間飛

逝而成為歷史er。霍志釗亦引述阿

馬羅的分析，指澳門回歸之後，土生

葡人將走向衰落es。可是，從現實角 

度上說，這個過渡性安排，其實又未

必不能長久，或者說未必不能固化和

穩定下來。「一國兩制」的實施，便

是最好的說明；核心因素自然與澳港

仍能在中國連結世界的進程中發揮重

大作用、扮演吃重角色有關。

誠然，自實踐「一國兩制」這個

史無前例的制度以來，澳港兩地曾遭

遇了不少政治風浪與社會動盪，引起

中外社會不少質疑和挑戰，兩地混血

群體無論在自身利益或生活習慣上自

然亦受到影響與牽引，惟現實上基本

維持着澳門混血群體仍能獲得制度保

障、香港混血群體則已全面融入華人

主流文化之中的格局，似乎沒有甚麼

值得引人注視的變化。

當然，正如前文提及，受到中國

綜合國力日升、發展機遇日多，葡英

兩國國力則江河日下的大環境影響，

澳港兩地混血群體無論有否受到制 

度保障，大體上應該呈現一個葡英文

化與認同後繼乏力、中國文化與認同

日見高漲的狀況，而「一國兩制」這

個帶有維持澳港兩地中間位置的過渡

性安排et，到底能否在走過第一個

五十年後，再獲另一個五十年的特殊

保障，並繼續成為連結中國與世界的

關鍵平台，無疑引人關注；擁有「雙

重中間性」的一群澳門歐亞混血兒，

相信對此更為關心，因為對他們而

言，透過其特殊身份連結葡語世界，

具有政治分量，角色更為重要。

澳港混血群體一聚一散的核心因

素，是由於葡英兩國種族政策的截然

不同，到中國政府恢復行使主權時充

分考慮了澳門混血群體的現實問題，

所以有了澳門《基本法》中的保障，

而香港則沒有相關規定。即是說，澳

門的混血群體仍有處於「中間位置」

的屬性，香港則已「完成過渡」了。

誠然，在今天社會，不少人已不再如

過去般以歧視目光看待混血群體，或

將他們視為洪水猛獸，覺得會造成

「種族污染」，所以要禁而止之；相反， 

能以開放包容的胸襟視之待之，甚至

覺得他們是一種不同血脈的良好結

合。事實上，不少混血兒在政治、運

動或娛樂專業等不同層面上取得突出

表現，可見只要給予機會，混血兒同

樣可以在不同層面上發光發熱、盡展

才華，為社會作出巨大貢獻。

當然，在急劇變遷的全球化時

代，混血群體因為融合了不同血脈、

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生活習慣等， 

所以在某些層面上自然擁有較多選擇

與發展空間，既可在一個社會或場合

吃得開，又可在另一個社會或場合中

受歡迎，因而可以兩面通吃、調和各

方。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因為太多機

會而左右逢源、面面俱圓，甚至模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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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研究筆記 兩可，卻又很容易產生朝三暮四或前

後兩張臉的印象，以致兩面不討好。

畢竟，因為先天性的緣故，他們既擁

有一些別人沒有的特質，自然亦具有

某種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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